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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，是1992 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，以宇宙特性“真、善、忍”为修炼原则，同时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。


● 教人向善  法轮功既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功法，又是一种崇高的信仰。对“真、善、忍”的信仰，使人变得真诚、善良与宽容。法轮功不收分文，义务教功；学炼者来去自由，不记名册。


● 使人健康  法轮功具有祛病健身的奇效。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、武汉、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家，对近3.5万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。调查表明：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有效率高达98%。


● 福益社会  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，努力提升道德


水准。1998年下半年，前人大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，得出“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”的结论，并于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。


●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。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、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3000项。“真、善、忍”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，却在中国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。◇

















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.ip@gmail.com发电子邮件（标题不可空白），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。突破网络封锁，访问明慧网 www.minghui.org了解更多真相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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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花莲县议案 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

















【明慧网】大庆市人民医院护士刘莹，四十六岁。 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重病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。她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做人，工作中、生活中从不与人计较，兢兢业业，得到领导、患者的一致认可和好评。 


一九九九年，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。刘莹坚持信仰，长期遭监控、骚扰，多次被抄家，三次被绑架、关押，受尽各种酷刑，被迫离婚，孩子自小在恐惧中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，至今不敢和母亲接触。 


以下是刘莹自述遭迫害经历： 在所有的迫害中，以大庆国保大队和伊春洗脑班对我的迫害最为严重。 


一、地狱般的刑讯室 


二零零七年八月的一天上午，我正在工作，被单位同事骗出工作区，在一个僻静之处，我被几个从车上下来的不明身份的人突然绑架。后来得知是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。在公安局国保大队地下刑讯室对我非法审讯。 


地下刑讯室没有窗户，阴森恐怖，我被施以酷刑，强迫锁在铁椅子里不能动弹。到中午时分，一个警察突然拖下皮鞋，用鞋底子对着我头部一阵毒打，一边狠打，一边叫嚣：“叫你做好人！叫你做好人！”一直打累才停止。我的头部被打的变形，疼痛难忍，几乎晕死过去；晚上，三男一女突然从外边闯进来，象凶神恶煞般的揪住我头发往后一仰，用蘸满芥末油的大口罩捂住口、鼻，芥末油辛辣的刺激味，呛的我一阵呛咳，鼻涕、眼泪直流，警察们反复往口罩上倒芥末油，反复捂口、鼻，看没有作用，就又半夜出去买日本进口的芥末油，换了一个二十毫升粗的大针管子，抽了一大管子芥末油，直接对着我的鼻孔使劲的往里推灌，立刻我的整个胸腔灼痛难忍，痛彻肺腑，感到心、肺抽搐着，象疯了一样，眼睛睁不开了，整个人就要崩溃了，感到生不如死，那种痛苦的感觉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形容。我强忍着痛苦，不让自己崩溃，我的意识几近失常，我昏迷过去了，警察们用凉水往身上、头上浇，醒来之后再灌，灌完芥末油再灌水，就这样反复折磨着，我多次昏迷，多次被用凉水浇醒，醒来之后被烟头熏，一警察边灌边说：“姜湃你认识吗？我们给她在铁椅子上通上电，就这么灌死的。”姜湃是一个三十岁未婚的女大学生，在此前一个月被他们折磨致死。 


警察还威胁我说“看今天晚上给你灌辣根。”两天一宿的折磨迫害。到了晚上伤痕累累的我被非法送到大庆市拘留所非法关押。在拘留所里我胸痛咳嗽，睡不了觉，吃不了饭，起不了床，吃啥吐啥。警察把我拉到医院体检，我已经奄奄一息，由于怕担责任，警察第八天才同意让我丈夫把我背回家。 


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期间，单位配合大庆公安局、“610”给我丈夫施压妄图迫害我；迫使我离开家，流落在外，有家不能归，这种长期的迫害，使丈夫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，逼迫我离婚，使家庭出现危机。在此期间单位停发了我的全部工资。二零零九年，丈夫承受不了精神压力，配合迫害，在法院找人强迫和我离了婚。 


二、伊春洗脑班的罪恶 


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，我在外地绥化市母亲家又被大庆市开发区政法委、“610”、我所在单位，勾结当地不法人员将我绑架，我被劫持到伊春洗脑班。所谓的洗脑班，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学员逼迫放弃信仰私设的黑监狱，这里比监狱、劳教所更为邪恶，更黑，更狠，不屡行任何法律手续，把谁定为重点想抓谁就抓谁，洗脑班的人员多数是雇佣来的打手。除打手外，洗脑班还要求单位出钱（两万不等）、出人做包夹，如果单位不出人，就要求单位花钱雇洗脑班的人做包夹，利用惨无人道的手段，迫害大法弟子。 


大法弟子被绑架到那里之后，每人一个房间，由一个陪教陪着，形影不离，就连上厕所都要跟着，而且陪教要随时向那里的所谓负责人汇报情况。大法弟子被隔离着，所在房间房门紧闭，不准去别的房间。白天，除了陪教外，还有所谓的帮教人员在放诬陷法轮功师父和大法的碟片，大法弟子被逼着看他们肆意诽谤和污蔑大法的录像，还有所谓帮教人员诱导。到休息时间，电视、碟机一停，他们就赶紧过来，伪善的找法轮功学员所谓“谈话”，其实就是在变换着手法洗脑强制转化。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逼迫法轮功学员看污蔑师父的录像，放弃信仰。 


在那个充满邪恶的环境里，如果哪个法轮功学员不听从她们的指令、或炼功，他们就会谩骂，威胁恐吓，动手打人，施以暴力。在那里我遭受了罚站，罚蹲，轮番打骂，拳打脚踢，扇耳光，野蛮灌食、侮辱人格、抻铐、熬鹰昼夜不让睡觉等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。 


以上是我在洗脑班被迫害的事实经历。这些迫害给我造成了巨大伤害；常年担惊受怕，没有安全感，即使到外地亲属家也多次受到骚扰。在身体上我至今还没有恢复正常。如经常咳嗽、胸痛，吃饭经常呛咳、不能正常吃饭，没有饿的感觉，吃不下饭；腰摔伤后一直没有恢复好，不能坐时间长，额头上的巴痕还在，手指尖经常麻木。 


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丈夫在市政府机关工作，儿子优秀聪明好学。可是因为数次被迫害，我的丈夫、儿子承受不了惊吓，离我而去。丈夫在受不了常年的骚扰和压力的情况下，向法院起诉离婚，使我失去丈夫、儿子、房子，无家可归。我第一次被绑架时，孩子才五岁，单位人和幼儿园老师为了配合邪恶把孩子送到派出所，孩子幼小心灵受到打击，从此后，天真可爱的孩子不爱说话了。二零零七年我被绑架时，警察野蛮抄家，孩子再次受到惊吓，在心灵上又一次受到打击。幼小的心灵埋下了阴影，从此孩子一直在惊恐中度日，不敢和我接近。 (有删节)








【明慧网】十二月三十日，台湾花莲县议会通过提案，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，并呼吁中国政府依其对国际社会所宣示之“依法治国”政策，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。这是继高雄、台中与云林之后，台湾第四个通过声援控告江泽民提案的议会。


提案议员施金树表示，这个提案符合世界潮流，呼吁各界人士一起站出来，共同捍卫人权。提案获得庄枝财、黄振富、郑乾龙、刘晓玫等议员联署，于花莲县第十八届第七次临时会议提案，获得朝野各党派议员支持，无异议照案通过，意义重大。


提案说明写道，中共前头目江泽民专擅滥权，在1999年6月亲自建立一法外机构“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”，及其执行机构“610 办公室”作为迫害法轮功的领导中心，并自7月20日起，于中国大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展开灭绝性迫害运动，造成数以百万计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关押、虐杀、酷刑，甚至被活摘器官，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发布各项人权报告可证。该迫害长达16年至今未歇。


联署议员庄枝财表示：“江泽民对我们法轮功学员、对人权的迫害，以及活摘器官这种罪行，（我们）除了严重抗议以外，也必须要追究责任，也让我们真相大白，这样才能还给我们法轮功学员一个公道。”


目前，已有二十万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与家属，挺身向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控告江泽民，全球也有超过一百万的正义之士刑事举报江泽民，希望中国政府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，共同制止这场非法的迫害。


台湾人民拥有自由，到处可见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，但中国大陆民众却连炼功的基本自由都没有。


一个月内，高雄、台中、云林、花莲，台湾四个地方议会都相继通过提案，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。在中国大陆民心思变、迫害元凶遭追究之际，台湾的正义支持为中国大陆人权带来新年的祝福。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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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庆市人民医院护士刘莹自述遭迫害经历














李梅（右）李雪（中）





截至2016年1月7日，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人数已超过2.2亿。














